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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
——解读陈云 1956 年两次涉外会谈中对经济建设的思考

■ 赵士刚

[摘 要]1956年4月，陈云对越南进行了五天的访问，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以及越南工、

商、财务等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在回答越方提出的问题时，他根据越南的实际国情，对越南的

工业化提出了“先轻后重”的建议，并认为实行合作化是越南农业增产的有效措施。此外，他还对越南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发表了看法。同年 12 月，陈云在接见南斯拉夫的访问代表团时，就双边

贸易、订立合同等经济问题进行了会谈。这两次谈话所蕴含的陈云关于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

的思想，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的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怀，

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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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 1956 年 4 月初就越南经济计划草案问

题的谈话及 1956 年 12 月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经

济代表团的谈话［1］，以前均未公开发表过。两

篇谈话的对象都是外国人，所谈均为经济问题。

迄今为止，陈云涉外会谈的档案文献公诸于世

的还相对较少，两篇谈话的发表意在略补此欠。

1956 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多

事之秋。苏共二十大错误地全面否定斯大林，

虽“揭开了盖子”，但也“捅了娄子”，引发

了思想混乱。中国和其他一些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国家，既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也

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下一步的路子将如何

走，这是大家面对的一个共同课题。在两篇谈

话中，陈云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实际

情况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也作

了深刻总结，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

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

一、从越南实际国情出发，提出“先轻
后重”的工业化道路和农业合作化等建议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党内长期主持经济

［1］参见本期《党的文献》。　

工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

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亲身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

1955 年 6 月，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

来中国访问，商谈需要中国援助的一些项目时，

中越双方便约定：在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米高扬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由国务院副总

理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河内，参加中苏两国

对越南经济援助等问题的会谈。

据此，1956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接到苏

共中央关于米高扬将到越南公开访问的电报后，

立刻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告之陈云将以不公

开的方式访问越南。同日，陈云致电中国驻越

大使馆转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代表方毅，请

其即在中国专家之间收集一下越方可能提出的

有关经济和其他问题，以便事先作些准备。随后，

4 月 1 日至 6 日，陈云对越南进行了为期 5 天的

访问。因为陈云这次来越南是不公开的，所以，

他没有参加越南劳动党欢迎米高扬的一切公开

集会。4 月 1 日下午到达河内后，当晚出席了越

劳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欢迎宴会。2日晚至5日晚，

他同米高扬一起同越劳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五次

会谈。此外，他还单独同越劳中央政治局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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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并应邀单独

同越南计委和工、农、商、财务部门的负责人

进行了三次谈话。

在这些会谈中，越南方面向陈云提出的问

题有九个之多。由于时间关系，陈云重点谈了

三个问题。

（一）越南的工业化道路。关于这个问题，

陈云话题的切入点，是越南有限的国力应当如

何有效配置。取得政权的越南劳动党不能不面

临两重任务：一方面，要在南北对峙的条件下

拿出资金来养兵备战；另一方面，又要用建设

的成就来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

有限的财力要用于两个方面，必然此多彼少、

相互掣肘。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越南劳动党实际上面对着一个经历战火破

坏的殖民地经济废墟。陈云指出，殖民地经济

的突出特点是“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轻工业”。

也就是说，越南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什么现成

的工业基础可以利用。在这种条件下，陈云建

议解决矛盾的办法是：“首先是增加农业生产，

其次是增加各种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生产。”

这就自然涉及到越南的工业化道路问题。

越南劳动党所提出的经济计划中，给重工业安

排的投资比例较大，而给轻工业安排的则较少。

对此，陈云坦诚地指出：“越南工业化，不外

这三条路：（一）重轻并进，即重工业和轻工

业一齐搞；（二）先重后轻；（三）先轻后重。

就越南现有的条件，即资金、技术、干部的条

件来说，第一条路是没办法走的，第二条路怕

也走不通，可选择的似只有第三条路。”

陈云从三个方面谈了越南应当走“先轻后

重”的“第三条路”的理由。

其一，因为没有工业基础，所以，从生产

日用工业品入手，可以逐步把工业生产的触角

延伸到重工业上来。也就是说，“先搞轻工业，

是为了要搞重工业”。其发展顺序是：“日用

品工业”——“有原料并且销路有保证的出口

品工业”——“必需和可能搞的重工业”。这

是一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二，越南在经济计划中重视发展农业。

农业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对工业日

用品的需求也就会增加，同时也会为轻工业的

发展提供原料（如经济作物）。可见，“先搞

轻工业，也是为了发展农业”。

其三，日用品工业自身的特点是“容易办、

得利大、收效快”。“办这样的工业，国家可

以增加收入，为进一步办重工业积累资金，又

可以满足农民购买力提高后的需要，还可以进

一步解决城乡职工的就业问题。”也就是说，

越南在工业化道路上走“第三条路”，可谓一

举多得。

陈云建议越南劳动党走“先轻后重”的“第

三条路”，这是从越南当时经济的实际条件出

发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也曾设

想过先搞农业和轻工业，以便为工业化建设积

累资金。后来，根据国际国内条件反复论证，

才逐步决定走“先重后轻”的“第二条路”。

诚然，斯大林曾倡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并把在苏联主张走“第三条路”的布哈林打成“右

倾机会主义”。但中国并不是简单照抄照搬苏

联的做法，而是注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

也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此前，毛泽东在听

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曾指出：“陈云同志管

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1］

陈云在这里建议越南走“第三条路”，说“这

样主张是从实际出发，不是右倾”。事实上，

他在这里解除了那种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简

单地等同于“先重后轻”观念的束缚。

陈云提出的这些建议，得到越方的积极响

应。在陈云访越后，越方重新编制的三年计划

把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提高了，并向中国提出请

求援助 13 个轻工业工厂的项目。对此，中国政

府给予了积极支持。

（二）越南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越南劳

动党的三年计划草案中，提出了许多农业增产

的措施。其中包括开荒、水利、施肥、选种、

改进农具及其他技术和发展互助合作等。从长

远看，这些措施都是有用的。但是，在短期内

见效的措施是什么呢？陈云总结中国的经验，

指出“在这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才找到一条

走得通的路”，这就是合作化。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

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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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合作化的好处，陈云对几项主

要措施进行了比较分析。开荒，在中国的自然

条件下往往“花钱多，收获却不大”；搞大型

水利工程，虽然防灾的作用显著，但也“不能

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合作化则“是

中国在短时期内国家花钱最少而又可能实现最

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他以搞小型水利建

设为例指出：“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民

自己动手搞水利。例如，中国河南有耕地一

亿二千万亩，其中原只有水浇地一千三百万

亩。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河南农民决定今

年增加水浇地四千万亩，明年再增加水浇地

四千万亩。中国有史以来五千年，河南只有水

浇地一千三百万亩，现在一年就要增加水浇地

四千万亩，增加几倍。”他还指出，许多以前

不易办的事，如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

耕作技术等等，合作化以后都不难了。

陈云从越南的实际条件出发，认为搞合作

化，比开荒更有利于增产。越南的经济计划中，

由于受苏联开荒的影响，原定在一些高原地带

和山地开荒 50 万公顷，移民 40 万人。陈云指

出：苏联把开荒作为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

有其合理性。“苏联开荒的投资，一年产品的

价值就可以抵偿。那是因为苏联天寒人少地多，

土地一般只种一造，很难用人工打井改旱地为

水浇地。”中国不同于苏联，要增加单位面积

的产量，就要在北方打井、把旱地改为水浇地，

在南方蓄水、增加复种面积。所以，搞合作化，

动员群众搞小型水利是增产的主要措施。相比

之下，“越南旱地改为水浇地，条件比中国好”。

越南降水量比中国大得多，打井平均七公尺就

能见水，也比中国的平均 20 公尺容易得多。越

南应把重点放在合作化上。即使要开荒，搞了

合作化后，困难也会少些。

会谈中，陈云还谈到越南试种中国棉种和

试种甜菜问题。他说，中国的棉种适合天寒雨

少的北方，建议越南“研究巴基斯坦、埃及等

条件同越南较相近的国家的棉种”。甘蔗是越

南的传统作物，且甘蔗制糖又比甜菜制糖要合

算，他对越南试种甜菜也未表示赞同。

合作化的速度和规模，关系到合作化工作

的健康开展。对此，陈云强调：“合作化的发

展速度、规模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由越南劳动

党根据实际情况，好好考虑，任何外国人都不

能代出主意。”他提醒说：“搞得太快太慢，

都会造成农业减产。”中国由于合作化工作中

有时要求过急曾引发出不少问题，正如邓小平

后来所说：“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

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

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

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

更好一些。”［1］陈云当时作这样的提醒，是很

有必要也很及时的。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谈这个问题时，陈云首先回溯了长期以来中国

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的历

史，说明要对资产阶级“既斗争又联合、既联

合又斗争”。

随后，他重点谈了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是

分步提出的。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国共产党本

打算在新中国成立后搞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民

主主义。虽然“也说要搞社会主义”，“但没

说马上就搞，只说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要

处于领导地位，这种情况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然而，由于在私营工商业调整和“三

反”“五反”中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了国家资

本主义轨道，同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编

制中得到苏联对重工业项目的援助承诺，使搞

社会主义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开始进行。中共中央作

出这一决策是十分慎重的。陈云说：“中国到

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公布总路线，虽然事前一年，

中共中央就决定了。”陈云这样说，意在告诉

越南同志，目前应“多做少说”，何时宣布向

社会主义过渡，要待时机成熟后再说。

其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和

平改造，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工业搞加

工订货，商业搞经销代销，批发业主要归国营

掌握，主要的几种商品如粮食、花纱布、油料

等由国家统购统销；第二步搞公私合营，从重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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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个别合营和采用“四马分肥”的方式，进到

全行业合营和采用定股定息；第三步是国有化，

实现全民所有制。”其所以要分步进行，是因

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每一步工作，都必

须适应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必须推动生产力

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其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方针是，

“一定要改造，同时也一定要给饭吃”。在中

共中央的分工中，陈云主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和小商小贩（包括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

作。他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商人，包括小商小

贩，没有雇用店员的比有雇用的多”这个特点，

对民族资本家和资方人员既进行改造，又合理

安排，以极其细致的工作防止“出乱子”，在

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实行的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商

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对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史的一大贡献。在这次谈话中，米高

扬多次赞扬“中国按照列宁的思想，搞和平改造，

实现了列宁的理想”；“中国的经验对越南是

有用的，越南同志要好好研究”。陈云则指出：

中国与越南有共同点也有差别，要了解情况，

越方可派人来中国看看。当然，这绝不是要越

南照抄照搬。

陈云根据中国发展工业、农业和改造私营

工商业的经验，并根据他所掌握的越南的基本

情况，客观、全面地回答了越方提出的问题。

他提的意见有分析，有提醒，有建议，十分中肯，

切实可行。越南领导人认为陈云的这些谈话“把

许多论点弄明确了，这等于给越南同志上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课”，“听后狂为兴奋，觉

得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但陈云始终向越南领

导人强调说，关于越南的经济建设问题，中共

中央的态度是既不以中国为主，也不以苏联为

主，而是以越南为主；中国专家的意见可以提，

但要以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意见为主。由于米高

扬把留越时间缩短了一天，越方向陈云提出的

另外一些问题，如物价、资金积累、发行纸币、

货币流通量、财经机构等，陈云没有顾上谈。

对此，越方曾派专人到陈云下榻处探问，知道

日程无法改变时，表示失去良机，十分可惜。

二、坦诚向南斯拉夫解释中国不能扩
大贸易额的实情，阐释“自力更生”原则

陈云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经济代表团的谈话

事出有因。南斯拉夫在 1948 年被错误地开除出

共产党情报局，中断了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的一切联系。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

调整对外政策，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5 年 1 月，中国也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

系。为了弥补长期未曾来往的遗憾，南斯拉夫

很希望扩大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1956 年 12

月，南斯拉夫派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政府和经济

代表团，来中国商谈 1957 年贸易问题。他们抱

着很高的希望，想要购买中国的农产品，希望

中国订购他们制造的船舶和工业成套设备。但

由于额度有限，中国尽管从对其他国家的一些

贸易额中挤出了一定数量，却仍与南斯拉夫方

面的期待有很大距离。

为了减少南斯拉夫方面的误会，外贸部于

12 月 13 日致电陈云代总理［1］，报告谈判情况

并建议在订船上力争不令对方完全失望，并请

陈云代总理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12 月 15 日，

陈云在外贸部的来电上欣然批示：“长期购船

问题需慎重、不作决定。我可以见一次。”

12 月 20 日，陈云接见了南斯拉夫政府和经

济代表团。在会谈中，陈云着重谈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开场白中，他感谢南斯拉夫派这

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不仅谈贸易，还介

绍南斯拉夫的经济组织工作，认为这对中国是

很有帮助的。他说：“我听说团长同志曾到我

们的经委、计委和五办进行座谈，因为我也是

做经济工作的，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可惜没

能参加。”他的这些话，并不是简单寒暄，而

有其丰富内容。他接着说：“我要看看记录，

研究一下，因为我们想研究兄弟国家的经济组

织工作，研究在人民民主国家计划经济下面，

如何使生产和市场更活跃一些。”他还说：“在

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研究了如

何在计划经济下搞一部分自由市场。”实际上，

［1］ 1956 年 11 月至 1957 年 2 月，由于周恩来总理一

直在国外进行访问，陈云担任了近三个月的代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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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搞一部分自由市场”

新构想，同南斯拉夫在经济组织工作中提出“工

人自治”主张一样，都是在探索摆脱苏联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把经济搞活”的新路。

第二，关于贸易问题，陈云主要谈了四点：

其一，明年贸易额不能再增加，有些长期

性的经济合作问题现在还不能谈，这并不是由

于政治原因。中南在政治上是根本一致的，即

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也丝

毫不影响两国政治上的根本一致。“我们两个

兄弟国家的共同点大到不可比拟。”“我们深

深了解南斯拉夫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是要

打倒帝国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其二，贸易额不能再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

国的财力和物力十分紧张。在财力上，1956 年

为了充分利用可能性进行建设，基本建设多支

出了 15 亿元，银行信贷储蓄有 10 亿赤字。再

加上支持农业合作社贷款、提高工人工资总额

等，“造成信贷和财政上大体有二十五亿元的

不足”。为了平衡这个不足，商业部动用库存

卖了许多东西，这又导致物力紧张。无论生产

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如钢铁、布匹、纸张等等

都很紧张，东欧兄弟国家想购买的粮食猪肉和

油料也紧张。为了维持国内市场，供应人民需要，

“猪肉和油料不能多出口。一九五六年冻猪肉

出口原定十九万吨，减少了五万吨”。“一九五七

年油料出口将从一九五六年的三十五万吨减至

二十五万吨。冻猪肉将从一九五六年十四万多

吨减至五万吨。”陈云强调：“这些减少对于

国内说来是必要的。”

陈云反复说明为什么不得不减少这方面的

出口。他指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

还实行配给制的国家之一。油是配给的，北京

上海配给量最高每人每年三点七五公斤，中等

城市二点二五公斤，农村不过二公斤。大家知道，

按我国购买力水平还不能买牛油，牛油也少，

这点油就是所能吃到的全部脂肪，不能再减少

了。但如要保持去年的出口量，就必须再减少

国内供应，那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

其三，目前中国同兄弟国家订立第二个五

年计划期间的成套工厂的时机尚未成熟。一是

中国还没有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到时候

财政收入究竟有多少还说不准；二是中国的计

划工作经验不够，现在要力求慎重，以免犯了

错误影响六亿人民的生活，也给兄弟国家造成

困难。所以，购买船舶和成套设备的问题现在

还不能谈。

其四，陈云介绍中国对东欧兄弟国家贸易

中的一个经验，就是中国要进口的主要是自己

不能制造的大型、精密机器和成套设备，由于

外汇缺乏和国内生产成本低，“今后即使是国

内勉强能生产的机器，我们也不能进口”。陈

云讲的这一条，实际就是“自力更生为主”的

原则。

陈云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经济代表团的这一

谈话，十分坦诚。他表示：“我谈这些情况就

像在党内开会一样，不是在普通的外交场合。”

他希望代表团的成员听后，消除不必要的误解，

理解中国不能与其过多扩大贸易额的真实情况。

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陈云所谈的

主要问题，虽是贸易额不能多增这样一件具体

事情，但以小见大，反映了新中国经济工作开

创者对中国建设细致入微的思考。中国作为一

个落后的农业国，新中国要搞工业化，就只

能从农业上打主意。农产品在出口商品中占到

75%，以此换回发展工业所需要的技术设备，

以便迅速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就必须在

财力物力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在经济建设

和人民生活之间，千方百计维持一种“紧张的

平衡”，以求统筹兼顾，处理好“吃饭”和“建

设”、“内需”和“外销”、“自力更生”和“扩

大对外贸易”等诸多方面的关系。

陈云的这些谈话，虽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

前，但其中所蕴含的关于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

本国实际出发的思想，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

和国家利益出发的思想，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

情怀，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然值得

我们发扬光大。

〔作者赵士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

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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